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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由我国当代艺术家郭海平先生深入精神病院内与精神科医生王玉女士合作完成的一部跨学科专著
。
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精神病艺术研究领域内的一项空白。
在书中，作者以生动翔实的文字与图片介绍了我国精神病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不被人知的特殊精神状
态，尤其是书中一些不同寻常的观点，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思维观念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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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海平，1962年生于南京，1986年、1987年、2002年策划参与南京“晒太阳”艺术活动，1989年组建南
京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艺术分析部，2005年策划“病：我们今天的艺术”展。
近年参加“我们的障碍”、“限制与自由”、“移步换景”、“各自表述”等多个主题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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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序言一　　　　序言一：艺术的治疗和我们时代的精神之“病”　　文/朱其　　　　艺术可以作
为一种自我精神治疗的手段，也可以将之称作一种语言的精神拯救。
在2006年，艺术家郭海平勇敢地尝试了一个行为实验，他一个人住进了南京的一家精神病院，该院叫
“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
他在这家医院与精神病人一起生活了三个月，并且教这些精神病人进行绘画和陶塑的创作。
　　在进行下面的叙述前，首先要界定一个核心词：精神病，这个词是否成立？
目前精神病院收治的所谓精神病人主要指两类，一类是具有攻击性行为的行为失控者，对他人人身和
财物造成伤害者；另一类是指不具有攻击性行为，仅仅是生活日常行为错乱并严重失范。
　　所谓“精神病”是指精神上有病的人。
但精神上是否有病，实际上是说这个人的精神是否逾越一个时代大多数人所能容忍的行为底线。
事实上，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时期，大多数人在某一个时代认为少数人精神有病时，往往真正有病的是
大多数人，而不是最终被逼疯或被监禁的少数人。
在三十年前的文革时期，红卫兵疯狂批斗知识分子，狂热的崇拜毛泽东，上万人在街头游行跳忠字舞
，这实际上才是一种集体精神病现象。
而少数怀疑这场政治运动的人则被认为是反革命和精神病，甚至被逼成疯子，而这些人在今天看来恰
恰是真正精神健全的人。
　　人类精神是自由和多元的，精神在理想的意义上应该是一种灵魂自由想象和漫游的状态，人类精
神向何处走都是它自身的一种选择，没有对错和正常与否。
精神本身并不存在是否有病的问题，就像在文革时期，当大多数人认定少数质疑政治运动的人精神有
病时，实际上真正精神处于疾病状态的是大多数人。
所以，精神病这个词带有一种多数人的精神排他性的专制色彩，在中国成为了一个人格主体贬义词。
　　实际上，没有一种精神是可以称作有病的，只有精神不适应主流社会的失常者或者行为失控者。
所以，我不赞成使用“精神病”或者“精神病院”这样的称呼，这实际上带有反人文主义的意识和立
场。
“精神病”称为“精神失常者”，“精神病院”称为“行为神经失控者治疗中心”，这样更为准确和
人道一点。
从严格的意义上，攻击性行为者和不具有攻击性行为者也不应该在一个同一个机构场所受到治疗，前
者只是一种行为控制有问题，后者对他人行为没有伤害和攻击性，只是属于精神异常者，或与社会格
格不入者，但这两者都不能将精神内容视为一种病，病症主要在于情绪和行为体系。
精神病或者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性的政治概念，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科学称呼。
　　从精神本体说，每一种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每一个精神在他所处的时代可能会与这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格格不入，或者实现方式上不能为现
实社会所接受，这就造成精神异常者的行为反常，或者精神人格的问题，出现各种反常或超常的情绪
和精神状态，比如忧郁、妄想、臆念、痛苦、幻觉、紧张、语言错乱和行为失序等。
即使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我们这个社会的很多人巧取豪夺、抛弃人格独立、不断突破道德底线，这些
人即使掌握了大量财富和权力，但实际上精神上是有病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急剧变化的伟大转折时期，实际上每个阶层的人都会有精神不适问题
，上至高级官员、大企业家，下至知识分子、白领和底层民众。
只不过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的严重程度、自我控制力和自我治疗的方式不同而已。
尤其是现在中下层社会的人群，他们善良、诚实、遵守社会规则，但没有获得应有的经济收入和公正
的社会待遇，工作压力、生活保障和就业竞争却在加剧，这使得很多人都产生心理问题，有些比较严
重，但我们不能说他们精神上有问题，他们需要的是心理治疗。
　　在精神问题和精神治疗上，实际上还有一个更特殊的群体和治疗方式，即艺术群体和艺术的治疗
方式。
人类的艺术史和文学史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人文传统，这个传统从不将精神异常、反常、失常和超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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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或作家看作是病人，而是欣赏这样的人，这个人文传统将这些人看作敢于越过人性在一个时代
的禁忌底线的精神探险者，或者将这些人看作天赋的优异灵魂的持有者，他们身上具有常人没有的想
象力、精神敏感和语言形式创造的天分，其中有些杰出者甚至被看作是精神先知、思想先驱或者伟大
的哲学家。
　　尤其是到了近代，人类社会在政治民主、工业革命、商业和资本主义变革、城市文化兴起的伟大
转变时期，权力、财富和资源重新分配，阶级和贫富分化严重，大众文化兴起，精英文化和信仰衰落
。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作家和诗人，但他们表现和表达了与众不同的见解和
人类集体走向的想象，批判现实和创造了新的语言世界，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精神失常和崩溃了，
或者被认为是疯子、同性恋者，或者被送入精神病院。
但这些人的思想和艺术语言已经成为今天普遍的主流文化或者大学课程的一部分，比如哲学家有现代
性思想的先驱尼采、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郭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阿尔杜塞、后结构主义思想家福
柯；艺术家有文艺复兴后期的卡拉瓦乔、后印象派的梵高、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意识流女小说家吴
尔夫、德国新浪潮电影导演法斯宾德、中国朦胧派诗人顾城等。
　　艺术领域实际上像一个人类社会所谓“精神病”者的一个精神避难所，这个领域从不将精神异常
或疯癫看作是一种病，而是将这些“精神病”者看作人类思想和艺术创造可能的精神探索者。
即使在思想和艺术创造上没有天分的精神异常和疯癫者，也将艺术看作是一种精神治疗的手段。
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哲学、文学和艺术也确实帮助人类从精神苦难和压迫中自我拯救，艺术可以使
人类痛苦审美化，文学可以使混乱的自我经验叙事化，哲学则可以使自我对总体性的认识形而上学化
，从而找到一个把握自我和外部世界的参照系。
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和哲学都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精神拯救和自我治疗的途径。
　　郭海平在他“精神病院”内的日记中写道：“我现在主要精力是集中在以艺术的方式关注当代社
会公众的精神问题”。
这是一个当代艺术或者社会学领域非常有开拓性的课题。
他在2006年12月5日的一篇日记还写道：“今天我突然发现自己不再畏惧黑暗了。
刚来精神病院，医院将我的住处和病人们使用的画室都安排在一幢住院病房的顶楼。
刚开始，每到夜晚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四、五百平方米的整个四层楼只有我一个人，稍有动静，即
使是走路都会有清晰的回音，为了减缓这种恐怖感，我总是打开整个楼层的灯光。
二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不知不觉地我开始关闭一些灯光，今天晚上我看到一间房间的灯还开着，我便
去关上这个房间里的灯的开关，当灯光息灭时，房间里一片黑暗，这时我却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舒畅
，也就在这一刻，我忽然发现自己开始喜欢起黑暗来，也许是巧合，我今天画的一幅作品的背景选用
的也是黑色。
”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到郭海平在深入“精神病”实施这项计划时，尽管他事先做好了各种思
想准备，但是他的自我状态还是处在一种恐惧和探险的临界点上。
即使他曾经有过心理医生的经历，他家族也有过类似的“精神病”患者，但在这段日子里，他这个算
是与精神异常者有过接触经验的人，个人的内心还是走到了一个自我极限的边缘，但是他最终越过了
这道界限，从而打开了一扇门，进入另一群被抛弃在社会边缘的人群的精神世界。
在他深入的这个人群中，原先他只是想进入这群人的特殊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精神病”产生的社会
背景，并且用艺术这种更人道的方式去治疗他们。
但这次本来只是一个社会调查和艺术治疗课题的实验行为，很快使他产生了意外的收获，很多“精神
病”的艺术创作像绘画、陶艺和诗歌写作，他们对色彩、空间形式和自我经验取材能力都表现出了一
种惊人的天赋。
比如像崇拜机械装置的刘传军，他所画的机械装置绘画在色彩和空间丝毫不比正常的艺术家逊色，尽
管他没有受过专业绘画训练，但他的形式感极强的机械绘画与法国怪异机器装置艺术家廷格里有异曲
同工之妙。
　　艺术本来就不是一个纯理性和日常性的工作，它强调的是与众不同的自我想象和超越日常的体验
，艺术的杰出创造主要来自人的潜意识和超现实经验领域，这一点恰恰是“精神病”者的精神领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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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部分，只是这个精神的无意识和绝对自我的部分没有找到社会表达的语言体系和接受形式。
郭海平教会了不少“精神病”人画画、做陶艺和写诗歌，这些人实际上也不是被教会的，而是郭海平
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潜质。
德国著名现代艺术家博伊斯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就是强调每个人内心世界实际上都有成为艺术家
的潜质，只是有些人被现实意识压抑了。
郭海平从这些“精神病”艺术家的作品中选出了一部分优秀之作，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精神病”
艺术家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天分，很多作品如果以常人或者知名艺术家的名义展出，也许真的可以进
入专业艺术展览体系。
　　我认为，没有精神痛苦和变态的艺术一定不会是伟大而深刻的艺术，伟大的艺术家一定是承受了
远胜于常人的精神磨难，甚至达到精神崩溃，才可能产生杰出的语言创造。
在二十世纪初，欧洲文化界开创性地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在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探讨了艺术与精神无
意识的关系，并形成了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派、超现实主义艺术和诗歌，以及无意识自动写作等，精神
分析学派的著名学者像佛洛伊德、荣格、拉康等，将自己的学说应用于艺术和小说的精神分析。
佛洛伊德的一个开创性思想，是认为现代社会不应该歧视所谓的“精神病”人，他们实际上拥有比常
人更丰富的想象和情感世界，尤其是他们的超现实幻想。
“精神病”患者中的一部分人由于成为了艺术家和巫师，而在社会体系有了正常的生存角色，并转化
了自我痛苦。
而在现代社会，“精神病”人也可以通过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重新适应社会。
　　在艺术不断商业化的时期，郭海平的这项实验计划具有一种难得的探索精神。
在这之前他还策划过一个题为“病：我们今天的艺术”的展览。
他的这个计划实际上也可以看作这个展览的深入延续，但这次“祖堂山精神病院”驻扎计划更具有一
种实验性和探索性，在形式和主题上也越出了一个纯艺术项目的界限，而是一个社会学、精神分析和
艺术的一个跨学科实验。
这个项目本身似乎很难界定一定属于社会学、精神分析还是艺术实验，但重要的是，郭海平的这个行
为实验坚持将艺术转向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并且探讨人的精神拯救的问题，并且身体力行的闯
入一个陌生领域，这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所做的事情。
我们时代的艺术现在过于资本化、生产化和中产阶级化，在这个背景下，郭海平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
贵的艺术家的真诚和勇气！
　　　　2007年7月21日写于慧谷阳光　　　　　　　　序言二　　序言二：疯癫从来就不是一种疾病
　　文/汪民安　　　　在生活世界中，疯癫习惯于被看做是一种奇观，它是不幸对于少数人的悲剧性
降临。
正是基于此，在现代社会，人们投给疯癫者的是同情和好奇的目光。
疯癫，使疯癫的观看者暗自庆幸，他们深感幸运，没有被某种神秘的魔力所掌控。
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也历经过疯癫，甚至有时候还强烈渴望疯癫：事实上，大多数人都经
历过疯癫片断：或者酩酊大醉，或者被药物所催发，或者被某种激情彻底主宰，所有这些时刻，都构
成短暂的疯癫经验：此时，人们甩掉了一切理性和道德的思虑，听任自然本性和冲动，屈从于自己的
身体，让自己返归到一种原初的野兽状态。
但是，在这片刻之后，人们会立即摆脱自己的野兽面目，洗刷自己的疯癫形式，重新回到彬彬有礼的
生活常态――一旦酒精或者药物的功效失却，理性就会重新征服人们的身体。
疯癫，通常就这样在人们身上昙花一现。
这，实际上并不是疯癫，而是有关疯癫的短暂练习。
　　那么，谁是真正的疯癫者？
只有那些具有特殊禀赋的英雄才能真正被疯癫降伏。
不过，人们不应将疯癫看做是被动的结果：在人们看来，癫狂似乎是一种被压迫的后果，似乎有一种
巨大的外部力量将人包裹住，使得人们难以抒怀，于是，人在内心反复地挣扎，从而导致了疯癫。
但是，按照尼采的说法，人一旦受到了压抑，表现出的不是疯癫，而是内疚和抑郁。
这种自我折磨透过愁苦的面容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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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好是疯癫的反面。
　　事实上，疯癫不是内敛性的自我折磨，而是危险的不顾一切的外向性的爆发力量，它划破习俗和
道德的漫漫夜空而愤然地伸张。
疯癫者正是对理性世界的砸毁和藐视，才获得了自己的疯癫形象，这幅形象总是有一幅张狂的面貌。
这正是疯癫者为什么有时候被看做是神有时候被看做是兽的真正原因：他们和这个理性世界完全而绝
对的不相容――不是暂时的不相容。
这正是疯癫者和醉酒者的差异所在：后者只是疯癫的片断，是疯癫的假面具。
醉酒者的归途还是世俗的理性世界。
而疯癫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神圣世界。
这个世界和理性世界判然有别：疯癫者可以置理性世界任何的律法和秩序而不顾。
对律法和秩序来说，疯癫构成危险，同时也正是这种危险，它们也招致了自身命运的劫数，它们通常
被锁在高墙竖立的阴影之中。
理性世界受到了疯癫的挑战，但它以禁闭的形式来迎接这种挑战。
　　疯癫世界，尽管经过了短暂的街头游荡，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关在逼仄的高墙之内，空间的闭锁
只能遏制疯癫对理性世界的危险，并不能消除疯癫世界的自主神圣性――疯癫创造了一个没有物理空
间的神圣空间，一个新的摆脱了理性世界的神圣世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认为，疯癫者才是真正的欲望英雄。
尼采就此说得更为明确：“一切生来不能忍受任何道德束缚和注定要重新创造律法的高人，即使他们
实际上还没有发疯，也只能别无选择地让自己变疯或者装疯。
”疯癫，为新生的思想铺平了道路。
　　就此，疯癫传达出来的是意志的无畏勇气。
胆小和懦弱的人无法疯癫，它们总是被自我保存的本能所牢牢地禁锢住，而无法向理性世界毫无回旋
余地地猛烈撞击。
或许我们可以说，疯癫是主动意志的蛮干，它表现为一种巨大的抗争能力。
在这种意志的抗争中，丝毫没有妥协的成分，意志决不会在任何的压力面前收手。
意志逼得它的对手要么将意志毁灭，要么使意志不得不以一种疯狂的形态展示出来――正是这种意志
的无理要求，使得疯癫者和小人区分开来。
疯癫者是小人的反面，后者知道迂回，知道巧妙的掩饰，知道如何维持理性的平衡，在意志可能毁灭
的情况下，小人会理性地后退，重新躲在安全的理性的庇护之下。
只有疯癫者会奋不顾身，一举僭越理性的界限，闪电般地获得疯癫的永恒。
在这个意义上，疯癫只会青睐少数人。
就此，我们看到，渴望甩掉理性的人很多，但是成为疯子的人很少。
醉酒的人很多，发疯的人很少。
要想一劳永逸地摆脱秩序的桎梏，人们必须成为疯子。
但是，不是每个急于摆脱生活桎梏的人都能变成疯子，即便是那些梦想成为疯子的人，那些渴望疯癫
的人，他们要想获得疯癫状态，需要学习疯癫，需要对疯癫的反复练习，更需要神的眷顾。
“主，请赐我以疯狂！
只有疯狂才能使我真正相信自己！
请让我的头脑谵妄，让我的身体痉挛，让我的眼睛看到稍纵即逝的光明和周而复始的黑暗；请让我在
凡人从未见过的冰与火面前颤抖，让我在巨大的声响和无声的阴影中惊恐不安；请让我像野兽一样咆
哮、哀鸣和爬行吧。
”要让疯癫降临自身，有时候需要祷告，需要赐福。
在一个理性主宰的文明时期，疯癫是上苍赠送给少数人的珍品。
就此，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些被疯癫眷顾的人中有如此之多的天才闪耀：荷尔德林、尼采、凡高
和阿尔托。
正是借助疯癫，他们闪电般在一个既定的理性世界中创造了自己的神圣世界。
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创造自己的特殊世界的同时，他们也创造和习得了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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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疯癫，却被理性世界看做是疾病――除了将疯癫看做是危险从而需要提防之外之外，理
性世界还将疯癫看做是病态世界，他们要救治疯癫，试图让疯癫者重新返回到理性世界之中，就像让
一个醉酒的人重新恢复他的清醒一样。
就此，精神病院既是防御性的，也是治疗性的。
为什么将疯癫看作是一种疾病？
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理性建构了自己的合法垄断性，唯有理性，是人的正常而健康的确认标
志。
所有同理性存在着沟壑的人，都被看做是不正常的，是不自然的，是人的疾病形式。
疯癫，或许是所有偏离理性世界的非理性类型中，同理性世界最相对立的一类形式。
疯癫世界，当然会被看做是一种不自然和不道德的世界。
在理性世界的眼中，疯癫是一种特殊的病人类型。
要恢复自然而健康的秩序，要么就驱逐疯癫，要么就治疗疯癫――这正是文明社会中的疯癫的历史。
问题是，在癫狂者的眼中，这个理性世界就是一个自然而健康的世界吗？
这个理性世界不正是因为充满压抑而让癫狂者自己创造一个自主世界吗？
这个癫狂世界难道没有自己的神曲？
我们要问，在理性世界和非理性世界中，到底谁是疯癫？
或者我们借用帕斯卡的话来回答，“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
”　　问题是，疯癫到底怎样展现自己的声音？
谁又会耐心地倾听疯癫的置疑声？
谁会领悟疯癫世界的神曲？
理性世界将疯癫和医生置身于一个隐秘而封闭的空间中，医生能够随时撞见疯癫者的自我表达。
但是，从医生的角度看，这些表达总是疾病的症候。
医生借助这些表达，试图追溯疯癫者的病情根源。
但是，如果这些癫狂者不是被看做病人，那么，这些表达将会看做是什么？
　　这正是郭海平新书的意义。
同医生的看法不一样，在这里，疯癫者的表达，不是受制于一种内在的病情，相反，这些表达恰好是
一种创造性本身。
郭海平，医生和病人同时处在密闭的世界中，对于每个人而言，对方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对于医院而言，治疗总是要清除疯癫者的臆想，疯癫者只有消除了臆想，才是往健康的路上缓缓行进
。
与此相反，郭海平鼓励这些疯癫者臆想，他并不将疯癫者的自我表达看做是疾病的症候，相反，这些
自我表达，这些充满奇思怪想的绘画，是疯癫世界的秘密：这些秘密无法被理性世界所洞穿。
或许，艺术家是最接近疯癫世界的人。
理性世界各类诡异的绘画，难道不正是疯癫欲望的隐秘表达吗？
理性世界没有排斥这些绘画，只是因为这些绘画巧借了艺术之名。
疯癫者的绘画，并不借助曲折的掩饰方式，这是疯癫者的自发创造，这也即是想像力本身。
对这些作品，我们要作的并不是洞穿和破解其中的秘密，而是尊重和看护这些秘密，这些秘密是一个
独特世界的抒情方式。
现在，它聚集起来，以一种文明世界的运作方式，来到了我们眼前。
我们如何对待这些疯癫者的绘画？
它和我们的知识如此地迥异，或许，它并不会唤起我们对它们的怀疑，而是唤醒我们对自身的世界的
怀疑。
这是怎样的怀疑？
用福柯的话来作结束吧：“凡是有艺术作品的地方，就不会有疯癫，但是，疯癫又是与艺术作品共始
终的，因为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
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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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
”　　2007-7-5　　　　　　自序　　自序　　文/郭海平　　　　在我刚满二十岁的时候，我接触到
一帮年轻的艺术家，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思维和情感表达方式与我见到的其它同龄人明显不同，
在他们的目光中我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神采。
我为之倾倒，也正是从那一时刻开始，我便一直沉陷于这种“神采”之中不能自拔。
有时我会认为这种“神采”就是一种生命的光芒，有时我也会认为这本身就是生命的一种燃烧形式。
　　毫无疑问，这种“神采”使原本就不安分的我变得更加放肆和任性，同时，我也感到了某种莫名
其妙的惶恐和不安。
我与这帮艺术家很快便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从此，我与他们一道也开始神采飞扬了起来。
我们标新立异，我们无拘无束，我们尽情享受着自然生命的活力，热情，癫狂，痴迷，奔放。
这一切让我的青春岁月残酷而难忘。
　　也正是从那一时期开始，我对艺术与人之间的异常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精神层面上，艺术家和精神病人无疑具有某种相通之处。
他们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极为特殊的一群。
所不同的是，艺术家得到了社会一定的包容，而精神病人则往往受到社会的排斥和压制，常常成为人
们歧视和排斥的对象。
其实，对于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常态，多大程度上
反映了真实的人性，又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生活的正轨，所谓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
——我常为之困惑不已。
　　有资料证明，在“疯狂”与“天才”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疯子与天才只有一线之隔
。
像贝多芬、莫扎特、安徒生、康德、巴尔扎克、凡高、蒙克、伍尔芙、乔伊斯、叶赛宁、庞德等等都
常常成为人们例举的对象。
　　在我的经验中似乎只有那些极富智慧、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只有那些不甘平庸、喜欢在自己精
神世界里沉醉和畅游的人，才最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并在心理上留下障碍，久而久之，他们的心理上
便形成了某种错乱的病态表现。
　　有意思的是，在精神病医学尚未出现和尚未进入中国以前，不少艺术家就曾将“痴”、“癫”视
为一种境界，如顾痴（顾恺之）、黄大痴（黄公望）、倪迂 (倪云林)、梁疯子(梁楷)、米癫 (米芾)、
癫张醉素 (张旭、怀素)等。
其实，这与西方社会理解的精神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国文人的疯癫大多数都是受主观意识的控制，对此，我们会常常见到后人用“佯狂”和“佯疯”来
描述他们疯癫。
事实上，在那些特定的年代，他们似乎只有通过这种“佯狂”和“佯疯”的方式才能逃避道德、法律
和政治方面的限制和迫害，并从中谋取一些有限的精神自由，这也可以算作是中国文人在压力面前的
一种独有智慧。
而在西方，我们很少见到装疯卖傻的艺术家，像凡高、蒙克等人都被医学确诊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的崇高地位，也丝毫没有影响公众对他们艺术创作的欣赏和喜
爱。
遗憾的是，多数国人仍将精神疾病视为是一种不光彩的精神残疾，精神病人和他们的精神世界仍然被
主流社会有意无意地忽视。
事实上，像凡高和尼采这样的精神病人已注定成为历史，这是因为，今天的法律、医学和道德已难以
容忍他们的再次出现。
但我依然坚信，自由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挫折与对抗中才能得到体现，但在多数人眼里，自愿选
择“挫折”和“对抗”的人很可能就是人的一种病态的表现。
这些年，我的精神状态一直在病与非病之间徘徊。
我的精神世界有时变得脆弱而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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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眼目睹了周围亲朋好友乃至家人在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故。
我终于发现我已经不能遵循正常人的生活，我无法像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结婚生子，上班下班，过着规
规矩矩的正常人的生活。
现实中，我也常常对自己的不正常产生怀疑，这时，似乎只有艺术才能够帮助我摆脱这些困境。
　　　　精神疾病与艺术创作之间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一直吸引着我，同时也让我常常感到困
惑。
198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家印刷厂的设计室调到一家政府主办的心理咨询机构工作，一干就
是四年。
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接触到许多寻求心理支持和帮助的青年人。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性中挣扎的种种表现。
我发现精神疾病其实早已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所谓病态其实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
常态。
它促使我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思考病与非病、健康与不健康，道德与非道德，正常与不正常，意识与潜
意识和无意识等等问题。
为此，我邀请了多个领域的专家成立了“艺术分析部”，期望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解答。
但最终我还是把希望投向了艺术创作的实践，因为我对艺术与人精神之间的那种紧密联系渐渐有了越
来越多的领悟，或者说，只有进入艺术创作的实践，我才能真正领会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精神“
障碍”和“疾病”。
　　　　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停止在艺术上的探索。
有一天，我在画画的实验中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这是一种类似于电流穿越全身的感觉，或许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茅塞顿开和豁然开朗。
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这是一次全身心的瞬间体验，正是这种神秘的体验感受让我放弃了手上的其它
工作而做出了做一名全职艺术家的决定。
对此，很多人并不能完全理解，甚至有人认为，这又是一次带有病理特征的不同于正常人的决定。
从那时开始，我尝试了各种自由开放的艺术表现方式，除了绘画，我还涉足摄影、装置、行为艺术等
等。
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视野，我参与了多个展览的策划，期望与更多的艺术家和公众形成更为开放的
互动。
与传统的绘画和心理咨询实践相比，当代艺术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互动过程，我非常享受这种互动的
过程，从中我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这也许就是一种人的自由的实现和健康生命的具体体验。
　　　　2005年我邀请了27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围绕着“病”的主题在南京美术馆举办了一场“病：我
们今天的艺术”展，在这个展览画册的前言中，我试图对近2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状况进行一个整
体的理性反思。
我认为，近20多年来中国的先锋艺术中，“病”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其表现是十分充分的。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伤痕艺术”［注1］到90年代初兴起的“玩世现实主义”［注2］，然后
再到21世纪初“青春残酷”［注3］主题的兴起，其大量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病”的主题。
过去，大家之所以不愿正视，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病”与“美术”理念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许与中
国人讳疾忌医的传统习性有关。
我之所以选择“病”作为主题，是因为这些年的所见所闻使我对“精神疾病”有了更为痛切的感受。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反思和关注这些问题，用艺术的方式介入这一主题，这应该是我对精神疾病和人
的自由问题思考的另一种延续。
　　　　2006年，我认识了江苏康曼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聂鹰先生。
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慷慨帮助，我才如愿以偿地住进了依山傍水的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
，我实现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精神病人的愿望，并最终顺利地完成了研究精神病人艺术创作的计划。
应当承认，我们对精神病人文化及其精神世界的研究要远远落后于西方许多国家，直到今天大多数中
国人对精神病人仍然并不了解也不愿了解，即使是医疗系统，关锁式治疗［注4］仍是我国大多数精
神病院对精神分裂症病人施行的普遍治疗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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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一百年前西方社会就出现了弗洛依德这样的精神病研究大家，尤其是法国艺术家杜布菲［注5
］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精神病人的艺术逐渐受到公众关注。
通过对这些艺术作品的欣赏，公众对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有了更为生动和具体的认识。
今天，法国、德国、瑞士、巴西和美国等许多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展示精神病人艺术的博物馆，精神病
人的艺术创作已经成为人们探索人类心灵和潜意识的重要渠道。
我与聂鹰先生交谈最多的内容就是力争在中国建立第一座“精神病人艺术馆”［注6］，以改变国人
对精神病人存在的种种偏见。
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多方面的努力下，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精神病人的权益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注。
　　　　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始建于1952年10月，它坐落于南京市著名的南郊风景区内。
祖堂山有着漫长的建寺历史，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最后两个皇帝死后就
埋葬在祖堂山山脚下，著名的“弘觉寺”与精神病院也仅仅只有一墙之隔。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安排。
皇帝陵墓、寺庙与精神病院，三者均与出世和人的灵魂有关，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个神秘之手相牵。
郁郁葱葱的丛林、沁人心脾的空气、飘荡在夜色山谷里打更的声响，让我有种跨越时空之感。
在实施整个计划的三个月里，我们为病人们提供了油画、丙烯、水彩、彩色铅笔、油画棒、陶土等多
种艺术工具，但由于参与这项活动的一百多位男女病人（全院七个病区都参与了这项活动）绝大多数
都不曾有过绘画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无法适应各种绘画材料属性的特殊要求，如很难掌握调色中应
当遵循的擦笔、洗笔、换笔，以及轻重缓急的基本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用油画棒画画就成为大多数病人的首选，再加上他们一意孤行的思维方式和药物
的干预，他们的作品便呈现出了自身特有的意味。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共完成了三百多幅（件）作品。
通过对他们创作过程的细心观察和分析，我从中获得了许多从未有过的体验与领悟。
　　大多数住院病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不自信”，一般情况下他们都表现出十分的谦卑和温顺，这
一点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精神病人的“疯狂”正好相反。
但很快我便发现他们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集体的“不自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精神病药物和医院的
特殊环境的持续作用。
正因为他们普遍表现出极度的不自信，使得大部分病人很难介入到我们为他们安排的艺术活动中来。
在我接触的一百多位病人中，主动要求参与艺术活动的只占极少比例。
大多数病人需要的还是不断地鼓励。
相比之下，那些住院时间不长的病人，则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参与热情。
本书介绍的作品大部分属于这两种类型的病人所作：第一种是生命力和意志力特别顽强的病人；另一
种则是属于住院不久的病人。
　　但不管平时多么谦卑和不自信，一旦拿起画笔，大部分病人都会表现出相当的独立、坦诚和自由
。
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不少人都没有我所预想的那些心理障碍。
他们随心所欲，他们自由自在。
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们常说的“真实让你获得自由”。
极度的不自信和极度的自信就这样奇异地交织在一个人的身上，由此形成了另一层意义上的精神分裂
。
　　习惯于从高空俯瞰事物，这是我观察到的精神病人作画的一个独特现象。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视角，我认为至少可以反映出他们经常具有这种特殊的俯视体验，这是一种飞翔在
天堂中的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精神运动状态，这也许是精神药物的作用，也
许这就是精神病人对世界的特殊感知方式。
这一发现立刻让我联想到中国当代艺术眼下正在盛行的“升天”、“飞翔”、“飘”、“登高”和“
俯视”的画面，这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是这些艺术家的精神也出现了某种与精神病患者相似的体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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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精神病人、现实、超现实和自由等等文化概念在我头脑中又一次陷入到了无法理清的混乱状
态。
　　这一次住院的体验，使我对精神病医学、精神病人以及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感知世界的方式等问题
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感受。
从社会设定的角色看，我是以一个健康的艺术家的面目出现在病人们面前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我
却又更愿意与那些被称之为是病人的患者为伍，这不仅仅是因为情感，更多的应该还是一种内在精神
的相通。
在观察精神病人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一切渐渐又会聚成了一个全新的没有
头绪的谜团。
为了表达住在医院的种种感受，我除了以日记的方式来记录每天观察的结果与心得之外，也经常会在
病人们都离开画室之后便拿起画笔来表现我内心深处的特殊感悟和感受。
在这批绘画作品中，无数扭曲的形体挣扎着相互缠绕、相互交织在一起，他们也许是从黑暗中蓬勃而
出的生灵，他们挣扎着，相互纠缠在一起，（见图147、148、149）其实，在那一时刻，我发现挣扎、
纠缠的不仅仅只是他们这些住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
　　　　这一次住院的体验，也让我对精神病医学、精神病人、艺术、以及灵魂等问题都有了许多新
的认识和感受。
我感受到了当今精神病医学的欠缺和浅薄，也感受到了精神病人内心的那份悲哀与凄凉，同时我也隐
约感受到人的灵魂的存在和艺术对人精神关照的无限可能性。
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让公众在欣赏精神病人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去了解他们
的精神状态和我们今天现存文化的真实处境。
　　　　这次深入精神病医院的艺术实验活动得到了医院领导的热心支持，他们不仅为我和病人们提
供了宽敞的艺术活动场所，同时还从紧张繁重的医疗第一线抽调担任过男女多个病区主任的王玉女士
协助我开展工作。
王主任一方面要负责自己病区里大量繁忙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我这里的每一步进程，短短的
三个月时间里，王主任共计病倒了五、六次。
正因为有了王主任细心周到的安排和介绍，才使我与病人之间最终实现了非常完美的合作。
　　　　为了让读者和观众更好地把握精神病人的艺术创作，我与王玉分别撰写了“艺术评述”和病
人的“病史及临床表现”。
另外，我还邀请了国内著名当代艺术策展人兼批评家朱其博士和著名文化学者汪民安博士为本书撰写
了前言，我相信他们的介入一定能够弥补我的许多缺陷与不足。
朱其博士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批评家和策展人，十多年来，他对当代人的精神状
态和走向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汪民安博士则是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的著名学者，不仅如此，他在中国当代艺术理论领域也有着较高
的声誉，他的专著《福柯的界线》是让中国读者走进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优秀启蒙读物，眼下，他的另
一本从全新的视角研究尼采的专著又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我确信，有了上述三位专家学者的支持，这本书的文化艺术价值一定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借此机
会，我对他们的热情帮助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2007-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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